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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杰

一个正在经历换牙的小男孩鼓起嘴吹

着小号，从他漏风的嘴边吹出的号角声中，

一群中国公民传递着东道主的国旗，镜头

从这些或年轻或衰老的面部无差别地扫

过。这是今天晚上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

上完美的“不完美一幕”。

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说，“我们强调人

民性，是观念的很大转变。”这位著名的电

影导演执导过堪称完美的 2008年北京夏季
奥运会开幕式，并以色彩的运用闻名于世。

但在 2月 4日晚间的北京冬奥会开幕
式上，据主创团队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透

露，他删掉了一些色彩夺目的环节，不追求

舞美的极致华丽。

张艺谋 2008年时“不敢想”的节目，在
今天出现了。2008年，他找来 2008名乐手
表演击缶，动作整齐得不可思议。而今天，

他最喜欢的一个环节是主题歌演唱，几百

个孩子在鸟巢中央奔跑，他们无所顾忌，像

打雪仗一样，步伐没有任何编排，也并不整

齐。张艺谋承认，这个创意诞生后，连他自

己都感到“惊讶”。“真的要这样吗？”

行进式广场舞：“让素人
来表演”贯穿整场开幕式，后
台专门增加桌子给青少年写
作业

在临近开幕式的最后十几天，张艺谋

考虑的不再是节目本身，而是如何让转播

更顺利，“就像拍电影一样”，例如比较一个

发光道具不同的亮度。其他的程序，已经如

同一台按部就班的机器，自行运转起来。

90后费翔是仪式前表演的编导，他的
任务是在开幕式前的半小时内，调动现场

5万名观众的情绪，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北
方寒冷的冬夜。

没有主持人、没有明星，靠的全是“素

人”。1365名来自学校、社区和幼儿园的普
通人共同开创了一场行进式广场舞的先

河。当《茉莉花》的开场曲响起，学生从两侧

涌入跑道。随后不断有新的方阵加入，伴随

着《我和你》、法国和俄罗斯的外语歌，以及

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少数民族

的歌曲舞动。下至四五岁的儿童，上至 70
多岁的老人，伴着 24首乐曲用热情铺满整
个跑道。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穿

着白色棉背心，上面有手工缝制的雪花，亮

钻也是一粒一粒贴上去的，表演服装由平

日训练服改制而成。北京市第二中学的学

生家长陪练，帮助学生化妆、编头发。一切

都本着简约的原则进行。正如北京所承诺

的那样：给世界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

冬奥会。

为了节约，这次排练没有启用训练基

地。节目在各单位“原地分解”完成排练，再

到鸟巢合成拼盘。

第二次全要素彩排那天下了雪，编导

费翔从 3楼的控制台往下看，“跑道跟镜面
一样，特别滑”。他们让每个表演者准备小

水壶和小方巾，用热水把自己的位置融冰，

再用毛巾擦掉。

跑道上没有标识和记号，表演者卡位

完全靠导演根据场地调整动作和节奏，再

由演员一遍一遍练就肌肉记忆。费翔排过

很多大型国家级活动，这次却是最难的，

“这么冷天要调动 1000多（名）群众的激情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天气寒冷会造成一些想象不到的困

难。“比如到底穿什么样的衣服排练，穿少

了待着就冷，穿多了跳起来又热。”国家体

育场运行团队场馆副主任、开闭幕式部演

出仪式处处长王军说。

邀请普通人来表演，是贯穿整场开幕

式的基调。开幕式总共 3000名演员中，95%
是青少年。“历届奥运会上第一次有这么大

规模的青少年。”王军说。

孩子多，意味着操心的事不会少。排练

需要戴口罩，小朋友有时去了趟厕所，回来

口罩就没了。排练时小孩杵着道具棍玩，时

不时掉到地下。“这两天捡了 30多根棍。”
一位工作人员说。

咳嗽声也让王军如临大敌，“我们在场

地里排练了 100多天，我最害怕的一件事
是有人感冒。”王军说。这次备选的演员超

出了以往的比例，防止生病导致的“自然减

员”，或是小区因新冠肺炎疫情封控，人出

不来。

青少年群体还给排练增加了另一层难

度。鸟巢从去年 10月开始彩排，到今年 1
月，排练期间刚好赶上期末考试、研究生考

试、英语四六级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等。一

般大型活动的后台会给演员配备椅子，这一

次，专门增加了桌子，给演员写作业用。

这次演出摒弃了人海战术，总人数

3000人，是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五分之
一。这意味着单个演员的表现被放大，因此

动作需要更精准。3000名演员中，许多都没
接触过表演，“完全靠一点点排、一点点抠，

很多人的付出超出了专业院团。”王军说。

专业演员能迅速解读导演的创意，有

时还能二次创作，“更省事地完成任务”。对

于素人，更多的是从眼神和动作中展示一

种真诚。

北京师范大学舞蹈专业的大二学生詹

圣念是引导员，一朵写有国家名字的“雪花”

在她手中亮相，并最终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道

具。她的头发天生棕色，为了演出，这两天特

意染成纯黑，身上白蓝色的衣服是太空棉材

质的，量身定制，里面有两层打底保温。

这个广东姑娘今年过年回不了家，爸

妈只能在电视前等着见她。“不一定认得出

我，帽子遮住了额头，还要戴口罩，就只露

出‘一条’眼睛。”

100多个高个子姑娘跟她一起训练，
学习穿高跟鞋，保持手臂上扬的力量。最

终，只有 91位能顺利出场，詹圣念一直担
心自己能不能站上鸟巢。最近一次排练，她

举着罗马尼亚的牌子，从鸟巢中央走出时，

感觉自己从未如此渺小。

1994年出生的李辕是国家体育场运
行团队演出安全主管，他是“双奥人”。2008
年，作为一名初中生，他参加了开幕式的暖

场表演。“2008年那次经历让我感觉演员
是最核心的一类群体，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

我们身上，每一次用餐、每一次出行、每一次

抵达学校，都有许多工作人员提供保障。”

14年后，李辕变成了工作人员。盒饭
厨余垃圾的清废、表演区的积雪清理，他都

要对接。在他的电脑里，输入法统计与冬奥

会相关的字数已经有 40万；他主持了 70多
次有关调度会中的 50次。联排之后，李辕
走出国家体育场东北门已经是凌晨 3点。
他之前一直保持着跟北京冬奥会倒计

时牌合影的习惯，当剩下最后 10天时，合
影中止了，因为他找不出时间站到挂着倒

计时牌的玲珑塔下。

文化和科技含量：用火箭
发射和运行太空站的方式来
运行开幕式舞台装置

鸟巢后台不容易被忽略的道具是 393
根 9.5米长、会发光的柔性杆。他们整齐地
堆在房间的一角，细细长长，让第一次见到

的人好奇它的用处。

最初构思创意阶段，导演组发现开幕

式当天正好是立春，还以为申办时有意为

之，后来才知是种巧合。第二个巧合是

“24”，既是中国节气，又是第 24届冬奥会。
倒计时视频由张艺谋一帧一帧选出

来，英文翻译反复改动，尽量简短。向世界

介绍一种古老的时间算法，以及中国人的

宇宙观。

倒数过后，柔性杆上场了。来自山东中

华武校和宋江武校的年轻人展开一个矩

阵。随着他们的舞动，柔性杆营造出花开的

呼吸、绿草的麦浪，之后由绿色变成白色，

如蒲公英飘散。

“它像草一样，灵动而有生命力。这种

韵律感会让你想到生命不息，春天生长。”

张艺谋评价这个表演。早在 2018年上海合
作组织青岛峰会灯光焰火秀时，他就准备

过柔性杆表演，因为场地小而没能使用，这

次终于派上用场。

柔性杆表演时长 3分钟。三层楼高、6
斤重的杆子在运动过程中会晃，排练的难

度在于如何控制它，并且精准地呈现出 0
度、15度、90度、甚至 176度的角度。演员之
间的距离只有 1.5米，容易撞杆，得练习控

制力量、旋转身体、记忆节奏。每个人的位

置不同、角度不一，又为训练增添了成倍的

难度。

节目的分导演王醒介绍，这些十五六

岁的少年每天练六七个小时，练腿和手臂

的力量、练眼睛盯着杆尖一刻不放松。因为

学校靠海，学生们在海边训练，把海风当做

一种应急考验。

到了鸟巢，所有演员的点位都在电脑

上复原出来，编导对着电脑讨论位置和节

奏，预判效果。历史上，这个步骤由沙盘推

演，再之前是用树棍在地上画路线。

连身经百战的张艺谋都承认，在大型

广场表演呈现现代感是难度最高的。技术

手段能落地，又不能复杂，还要有视觉效

果。某种程度上，是技术的进步，让偌大的

鸟巢，只用 3000名演员，也能显得丰富。
一进鸟巢，观众首先会被一块超大的

LED屏吸引。它平铺在鸟巢中心，一直延
伸到跑道，约 1.1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最
大的地屏。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时，鸟巢也有
一块 LED画轴，排练时总是黑屏，是导演
最担忧的舞台装置。今天的这块最大地屏

双路播放，哪怕出现故障，也能保证画面。4
台 8k视频服务器不间断运转着。为了给设
备保温，工作人员特意为鸟巢 4楼的播控
系统搭起玻璃棚，人沾了设备的光，隔壁总

导演的控制台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与地屏垂直的是一块近 60米高、20米
宽的 LED屏，叫做冰瀑。演出时，一滴水墨
滴下来，张艺谋解释，如同“黄河之水天上

来”，铺满全场，呈现出具有中国美学的画

面。在运动员入场环节，这块冰瀑又变成大

门，迎接四方宾客。

刘记军是演出装置的副经理，负责冰

瀑的设计。一开始，导演想把冰瀑做成可收

回的装置，以保证背面观众的观看效果，后

来考虑到疫情防控，观众人数收缩，冰瀑便

成了一个固定设备。这降低了设计难度，让

刘记军松了口气。

平地竖起这样一块大屏，并非易事，第

一个考验就是大风。冰瀑建好后正是秋冬

季节，场内的风速足以把屏幕撕烂。冰瀑下

面没有地基，塔架无法生根，这么大面积的

屏会不会被吹倒？

安全是首位的，刘记军的团队开始研

究鸟巢场内的风如何刮，记录了一二百种

风况，设置模拟实验。最终考虑到风的影

响，屏幕的宽度从 30米调整到 20米，采用
了透风的格栅屏。“导演对技术很敏感，充

分考虑了可行性。”刘记军说。他曾参与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演唱者
刘欢和莎拉·布莱曼脚下的梦幻球就是他

参与设计的。

“观看时如果让你特别舒服，肯定是科

技在后面支撑。”刘记军说，若干年后，当他

回忆起 2022年的春节，“脑海中的第一个

画面就是从天而降的冰瀑”。

对于许多观众来说，印象深刻的场景

是五环的出现。空中的一滴水墨凝结成冰，

一块冰立方从地下升起，24道激光在上面
回顾 24届冬奥会，最终停在北京。6个冰球
运动员快速击打，配合激光雕刻碎冰，最终

一个冰五环显出形来。

“既有文化内涵，又有科技含量，所有

参赛运动员从巨大的冰五环下走过，我个

人认为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张艺谋说。

在看台上，观众意识不到五环的重量。

站在五环脚下，人立即显得渺小，它长 20
米，由 LED异形屏组成，像一栋三层高的
单元楼。它的“体重”是个重要问题。太重，

威亚会被显眼地拉低，影响演出效果；要

轻，就对制作团队提出了苛刻要求。

技术团队用了各种方法给五环“减

重”，一开始想用外部供电，减少电池的重

量，但导演不同意，“今天的中国还弄个粗

的电线吊在上面？”最终，设计单位把外部

供电全部改成电池，还设了备份，总体重量

控制在 3吨。
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

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主任常宇介绍，开幕

式技术保障单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他

们确实是拿我们国家火箭发射和运行太空

站的方式，来运行整个开幕式的舞台装置。

他们的倒计时检测、安全性评估，包括现场

下的口令，都跟发射火箭相似。”

常嵩是航天科技集团的一员，也是国

家体育场运行团队上空威亚经理。这次开

幕式，总共三组威亚南北横跨在鸟巢“碗

口”，其中一组负责吊起五环。上空威亚另

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吊起变成火炬的雪花，

协助巨型雪花完成翻转、旋转的动作。在白

天，能清晰地看到一个黑色的小车在空中

驮着复杂的线路，给雪花供电供气、连接视

频信号。到了晚上，黑色的车身最大程度降

低反射光，隐藏在黑暗中。

提到最终的展示效果，常嵩觉得很

“稳”。他不担心降雪，因为威亚上的积雪会

被风吹掉，他也不担心偶尔落在上面的鸟，

因为设备运转起来鸟就会飞走。“它的操控

系统的运行能力、运算能力、巡检的速度都

比 2008年快很多。”
当视线从空中转到地下，会发现一个

一模一样的五环被蓝色的屏障包裹在地仓

中，它是“备胎”，保证五环展示的必备环节

万无一失。地仓是一块南北 100米、东西 62
米的地下区域。舞台的主体装置安装在地

下 10米的基坑里。这个基坑 2008年就存
在，如今扩大了许多。

地仓里藏着五环、冰立方和雪花，还有

100多位核心保障人员。开幕式的烟花再
绚烂，他们也无法抬头看上一眼。

提前看过彩排的工作人员讲起最喜欢

的一个节目时，常常提到主题歌演唱环节，

几百个孩子手举发光的和平鸽，在场地中

央自由奔跑。这也是张艺谋最推崇的部分。

孩子跑过，脚底下跟着亮起雪花，晶莹

剔透。有人以为雪花是提前画好的，再训练

孩子踩准位置；有人以为地屏有触感，踩到

就有反应。实际上，这是北京电影学院与美

国英特尔公司合作的实时捕捉技术，一个

简单而温馨的场面充满了科技含量。

若干台架设在 6层观众席的高清摄像
机，拍摄下几百名小演员的实时位置和动

作，反馈到引擎，引擎接收后进行渲染，再

投放到地屏上，整个过程以毫秒计，使演员

和地屏无延迟交互，像玩一场游戏。

早些年的大型演出，人追着光跑，现在

光开始捕捉人。北京电影学院教务处处长

童雷介绍，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技术是人工

智能的视频识别，它能在很暗的环境里精

准捕捉到场上几百名演员，识别出是人，而

非道具。

以往，英特尔公司将这项技术应用在赛

跑冠军身上，用摄像机捕捉运动员冲刺的画

面，推算运动数据，比如一步跨多远、步频是

多少。当听说要把这项技术运用在大型演出

中实时展现时，这家科技公司也犯了难。

最终，中美两国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将不

可能变成可能。他们互相启发，在一个相当开

放的氛围中以专业的角度共同完成了任务。

平和心态：一个 2008 年
不敢想的节目，向全世界人民
致敬，把个数变成复数，强调
世界人民在一起

科技实现后，导演团队对主题歌环节

仍不满意，觉得无非是秀一下技术。直到一

次排练，地屏一片漆黑，技术人员把系统铺

设好后，正巧小孩进场。当孩子们发现脚下

突然亮起雪花，“玩疯了”，追逐嬉戏，呈现了

一种原始的快乐。这一幕真实状态恰好被张

艺谋看到，他立刻觉得这个节目“成了”。

“它呈现了一种自由、浪漫、可爱、温暖

的场面，孩子们完全自由地踩着雪花，像在

雪地上打雪仗一样，这样的瞬间很可贵。”

张艺谋说。他成功执导过 2008年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那时，他不敢如此放松、不排队、

不演不编排、不整齐划一。

有了在开幕式上让孩子自由奔跑的想

法，“我自己都惊讶，晚上回去反复复盘，这

个决定对吗，真的要这样吗？”结果证明他

做对了。张艺谋说，他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

文化自信。

分导演王醒和陶雯婷，在 2018年平昌
冬奥会闭幕式的“北京 8分钟”，就开始与
张艺谋合作。两年多前，张艺谋在山西大同

拍摄电影《悬崖之上》，他们跑去跟他汇报

冬奥会的创意。

张艺谋提了几个字，冰过留影、雪过留

痕。他的工作室旁有一片湖，陶雯婷说，不

知是不是总导演常在湖边行走，才有了这

些创意。她开玩笑，总导演是屋子里年纪最

大的，但他把所有年轻导演都熬“倒”了。

在创意的最初，张艺谋跟北京冬奥组

委首先报告了一个概念，“这一回，我们能

不能不过多讲古代，以新时期为主，凝聚在

中国人的胸怀上。”最终，开幕式上没有一

个穿古装的人。

“这一次我们着重讲未来的故事，讲今

天中国对世界的理解，而不是讲我是谁、我

原来什么样、我对世界作了什么贡献。”北

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国家体

育场运行团队主任常宇说。

在传递国旗的环节，儿童小号手演奏

《我和我的祖国》。他正在换牙，吹得不稳，

水平稚嫩，这样不完美的表演在导演团队

看来却是合适的。“没有表演感，最直抵人

心。”张艺谋说。

这样的要求消除了小演员身上的紧张

感，每次排练完，他都不愿意走。

随着小号的伴奏，国旗从各行各业的

代表、少数民族的学生、楷模和英雄的手上

传递，镜头无差别地扫过，一张张脸有胖有

瘦有高有矮。“强调了人民和国旗不可分割

的关系”。“我们强调人民性，是观念的很大

转变。”张艺谋说。

这些人是自愿报名参加的。最初排练

时，他们并不知道手里传的将是国旗，他们

每天站成两排，一传一递，简单的动作每天

排练 3个多小时，连续排十几天，觉得很枯
燥。没过两天，就有人跑掉了。

当报名者听说从手里传递的是国旗

时，很多人又希望回来。他们努力达到导演

的要求，站立时是松弛的，同时又要庄严和

深情，视线的高度、目光的神态都一一调整。

分导演陶雯婷启发这些普通人面对国

旗该如何表达自己时，一个穿着维吾尔族

服饰的大学生突然敬了一个军礼。陶雯婷

也是军人，那一瞬间让她印象深刻。

国旗最终传递到国旗班手中，军靴踩

在鸟巢的地面发出巨大响声，旗手平稳的

双手将国旗送至顶点。

“这次开幕式简约不简单，舞美上不那

么华丽，但从感情上它更深情。”陶雯婷说，

“总导演以前很注重色彩，这次平和了很

多。”他们删掉了一些靓丽的表演，最后留

下《致敬人民》。

“像《致敬人民》这样的节目，在 2008
年也是不敢想的。”张艺谋说，严格来讲，它

不算一个节目，更像一种行为展示，由普通

的中外年轻人从南走到北，身后几百幅中

外人民生活的影像陈列，有抗疫英雄，有可

爱的孩子，有冬季运动的健儿，“这是向全

世界人民致敬。”

没有演出服，也没有特意打扮，外卖小

哥穿着外卖服，工人穿着工作服，警察穿着

警服。虚拟的中国结飘带在两侧跟随，最终

幻化成“一起向未来”的口号。

2021年，国际奥委会将“更团结”加入
奥林匹克格言之中。“这次总的方针是，不

自说自话，把个数变成复数，强调世界人民

在一起。”张艺谋说。

开幕式的结尾，引导员詹圣念手中的

雪花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名字汇聚在一

起，最终变成象征奥林匹克精神的火炬，点

燃了鸟巢的夜空。

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

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主任常宇说，这次

开幕式向世界表达的

是中国人怎样理解“休

戚相关”、怎样理解“地

球村”、怎样理解“人类

命运共同体”。“结果如

何，要看世界各国朋友

的评价。”

北京

冬奥开幕式

一场

完美的

﹃
不完美表演

﹄
2月4日晚，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各国运动员入场后，引导员手中的雪花在舞台中央汇成一朵巨大的雪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2月 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致敬人民》环节，76名中国大学生和外国留学生走上舞台，走过由300多

张照片汇成的影像长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举着“和平鸽”的小朋友们在舞台上奔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扫一扫 看视频


